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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 《晋书》 中，记载有一则关

于贪泉的历史故事。东晋年间，广州一带倚山

靠海多产“珍异”，可由于“多瘴疫”，人们对

这里还是有些恐惧。一些到此任官者，都不愿

停留，只想赶紧离开，便上下其手，大举捞取

钱财。“贪泉”就在距广州不远的一处名为石

门的地方。时人相传说喝了贪泉之水，便“怀

无厌之欲”，即会产生无尽的贪婪欲望，即使

是廉士亦贪。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这不过是贪

官给贪腐行为找的借口而已。

东晋一位到此担任刺史的官员吴隐之，

途经贪泉，“酌而饮之”，并赋留一诗：古人云

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

心。“夷齐”即伯夷、叔齐，是商代两位有操

守之士。诗的大意是：古人说喝了此水就会贪

图钱财，但若真是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物，是

不会改变自己操守的。此诗是作者的表白与自

励自勉。在广州为官期间，吴隐之“清操逾

厉”，外人虽议论纷纷，“然亦终始不易”。这

样一来，“贪泉”之名，自然被击破了。后

来，吴隐之离开广州回到京城，也只住在小宅

院茅草屋里，朝廷的俸禄仅留下自己的口粮，

其余都分别赈济亲戚、族人，生活非常清苦，

吴隐之将廉洁俭朴之风一直保持终老。

与贪泉相对应，史书上也记载有几处廉

泉。其中以陕西汉中的廉泉较为著名，又称廉

水、廉津。

《南史》 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讲当时在梁

州 （今陕西汉中） 任职的参将范柏年，受刺史

指派，到京师建康觐见皇帝。宋明帝刘彧问：

广州有一处贪泉，卿州复有此水不？范柏年回

答：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范柏年在这里提到的，是汉中当地的两

条水名：廉泉、让水；两个地名：文川、武

乡。这四个名称，廉泉即汉中的廉泉，“让

水”，当在今天汉中南郑区域，“文川”和“武

乡”则分别在今天汉中市城固县和汉台区 （此

诸 葛 亮 封 地 ， 人 们 又 称 诸 葛 亮 为 “ 武 乡

侯”）。汉中是著名的汉江源头，大小河流交

错甚多，可称颂的地名也不少，但是在范柏年

的回答中，他选择了“文、武”“廉、让”这

些包含美德字眼的地名、水名，突出了此地文

化丰厚、山川秀美的形象。

听到范柏年的回答，宋明帝也起了兴

趣。他随即追问一句：卿宅在何处？范柏年答

道：臣所居廉、让之间。表层看去，范柏年是

说自己的住所在廉泉、让水之间，其实是隐含

着自己具有廉洁忍让的品格之意。这番回答让

宋明帝甚为满意，范柏年因此受到赏识，遂被

任以朝廷内外要职。

由此“廉泉让水”也流传为一句成语，

收入辞典，其意原喻为官廉洁，后也比喻风土

习俗淳美。

从后来的情况看，范柏年绝非仅仅“善

答”，他的作为，也显现了其“文、武”“廉、

让”的能力及品行。在范柏年任梁州、南秦州

二州刺史时，晋寿郡 （约今四川广元南部） 的

李乌奴起义，联系白水郡 （约今四川广元西

北） 的氐人合兵攻打梁州。范柏年一面积极应

战，一面极力劝说叛军归降，最终李乌奴归

降，成了梁州的一员州将，既避免了一场血

战，又守护了家园，给了一方百姓安宁。魏晋

时期，政权交替多变，范柏年始终以廉洁自

处、不阿权贵，后因招致齐武帝宠信的权臣胡

谐之嫉恨，被逼自杀。范柏年的大名至今仍在

汉中一带传诵，人们称颂他，不仅因为他夸赞

了当地山川风物，提升了本地的文化品质，更

是对其清廉品格的高度赞许。

贪泉和廉泉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古，是

基于人们对廉洁风骨的赞赏。饮贪泉之水而不

贪，说明人自身的操守内持对于为官清廉甚为

重要；居廉泉让水之间，则体现了清廉为官需

坚守的方正君子之风。廉泉示人以榜样，贪泉

给人以警示，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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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走到了 1948年，胜利的天平

已经明显地倒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广大人民一边。新的形势与任务迫切需要培

养大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和

宣传干部。为此，1948年 7月 24日，党中央

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

少奇为院长。 12月 14日，院长刘少奇亲自到

马列学院对第一班学员发表讲话，深刻阐述

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有关问题。刘少奇的

讲话，既是劝学，也是训话。这篇讲话的立

意，至今读来不觉过时。

劝学马列主义，旁引博证，以理服人。

首先，对理论进行阐释。刘少奇指出，“革命

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

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

他坦率地指出，就整个党来说，我们从来就

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因

此要 “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

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

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

其次，对经验进行总结。刘少奇指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

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

的两种策略》），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

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如果当时看了“两

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

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

时毫无思想准备。他强调说，我们现在要做

到不是事后后悔，而是事前有准备、有研究。

再次，对胜利保有高度的清醒。刘少奇

说，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

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

城，问题复杂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

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

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

解答思想疑惑，辩证全面，鞭辟入里。

针对当时一些学员担心学习理论会犯教条主

义错误的思想误区，刘少奇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了全面透彻分析，从

理论上解开了学员的思想疙瘩。

刘少奇首先说，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

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任何时候都有

的，今天有，以后还会有。他揭示说：“教条

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

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

论了。一万年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

觉地警戒，就能不犯或少犯。”说到这里，他

话锋一转，说，“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

就不学习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

性，这叫做经验主义”。刘少奇毫不讳言地指

出，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

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不学习就要犯经验

主义，而且已经犯了，就是那些怕犯教条主

义的人。刘少奇分析道，事情有些为难：不

学是经验主义，学了又是教条主义，该怎么

办呢？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

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可贵就在这里。没有相

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

路线，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

的。刘少奇最后总结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

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

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

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

开的”。

批评错误认识，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习理论上的懒汉

思想。他说，有些同志希望多听报告，但有

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像是

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

我就可以不读了。这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

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

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

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

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

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

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

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

能的。所以学习主要靠自己。

讲话之前，刘少奇还查看了学员的考

卷，在讲话最后，他提醒大家说：“许多同志

文化水平不够。要学习理论，文化不够是一

个缺陷。因此，为了学马列主义，学习文化

是必要的。以你们现在的文化水平看来，要

真正学好理论，有许多同志是不够的。有些

同志大学毕业，但写的文章就是不通。”讲话

之后，学院组织了学习讨论，从学员的普遍

反映看，刘少奇的讲话确实触动了学员的思

想，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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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忆 父 辈 的 足 迹

一

2019年 10月，走过半个多世纪光辉历程

的新中国，迎来了她 70 岁生日。10 月中旬，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老干局为“与共

和国同龄”的退休教职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了一场特别的党组织生活，让我们这些与祖

国同生共长的四零后们又一次回顾见证了伟

大祖国70年的辉煌成就。

为了建立新中国，父辈们在党的领导下

抛头颅洒热血，与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

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继续以无比坚韧

忘我的精神建设祖国，使一个满目疮痍、积

贫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

步，文化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日

趋小康。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的非凡崛起，

见证了父辈的艰辛奋斗。

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孩子多叫“解

放”“胜利”“建国”，而我的名字叫会勤。我

原以为可能是因为在娘胎里就总跟着妈妈开

会。后来上小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封十

来年前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内容主要是谈近

期他的工作情况和一些鼓励的话语，其中提

到给将要出生的我取名字的事。那时正值解

放战争后期，新中国建立之前，父母的工作

都十分繁忙，特别是各种相关的会议较多，

尤其我父亲，除地方的各种会议，还参加了

中央的一些会议，如全国土地会议等。为了

纪念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工作状况，父亲

说给我取名叫“会勤”。当时虽然年龄很小，

我还是读懂了这封信，并且喜欢上了这个有

纪念意义的名字。

我出生后，父母亲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

作，将我寄养在冀中一个老乡家中，后来因老

乡家里生活窘困又辗转了数家。直到他们在北

京工作、生活相对稳定后，才让警卫人员去接

我回家，但人家不肯交还。那时收养革命后

代，政府每年要补给3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

相当可观的救命口粮！后来还是我父亲百忙之

中抽身亲自前去，把我要出接回了北京。

二

我的父亲闫子元于 1909 年 4 月出生在河

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活动中。1925年加入国民党 （左派），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除出

国民党。早在 1923 年 4 月，安平学子弓仲韬

在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介绍下在北京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弓仲韬随后在安平县台城村建

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党支部，直接接受李大

钊的领导。1925年6月，安平县党组织发展成

为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组织，共产主义的星星

之火由此燎原冀中大地。时为小学教员的父

亲深受家乡革命氛围的熏陶，在国民党反动

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于 1928

年 1月由弓仲韬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作

为掩护，宣传马列、唤起民众，开展壮大党

组织和革命力量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安平县

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安平

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冀中一、二地委组

织部部长，八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

等职务。1937年 10月，抗日游击队会师开展

游击战争，担任地委领导人的父亲参与指挥

了“反扫荡”斗争。在 1940 年至 1945 年间，

冀中平原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斗争

开展得红红火火，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

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抗日故事，我父亲就是当年冀中平原抗日

洪流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解放战争

时期，父亲历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秘

书长、党委委员兼地委书记，华北局党校三

部主任，华北革大三部主任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

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

初建的各项事务。不久，就又接受了党委派

的新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建设

急需石油资源，石油工业发展急需专业人

才。在这种急迫形势下，我父亲与来自清华

大学石油工程系、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大

连工学院的同志们一起肩负重任、白手起

家，克服当时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诸多困

难，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石油大学。从 1954年

到 1963 年的 10 年间，父亲在北京石油学院

（现中国石油大学） 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职

务。他始终埋头苦干，忠实地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创造性地运用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曾多次带领师生

到大庆油田实地学习、调研。

1964 年以后，父亲被调到中央党校二部

任副主任。“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时不幸

患了脑血栓，因未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身体

状态一直不太好，党校复校后就没有能再回

到工作岗位上。

三

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亲的事情，我的

很多印象都是零散的。尽管自从 1950年父亲

把我从农村接回了家，我就一直生活在他们

身边，但那时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是

早晨我们几个孩子还没起床，他们已经上班

去了，晚上入睡时他们还没有回来。初中、

高中我一直住校。1969年3月，响应毛泽东提

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我去了北

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而父母亲到了

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又分别了20多年。

在家的时候，父母亲谈及他们曾经的革

命工作也并不多，很多事情都是我间接知道

的。20世纪 60年代，有一部电影 《红旗谱》

就是描写冀中平原滹沱河畔几代农民群众在

党的组织领导下，与地主恶霸进行一场场激

烈的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影片

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

家崔嵬，他扮演的朱老忠粗犷豪爽，正义凛

然，表现出中国农民英雄的铮铮铁骨与耿耿

正气。有一天，我竟在家中见到了崔嵬本

人，原来崔嵬在冀中“火线剧团”时我父亲

是他的领导。另外，我还知道了影片中那个

启发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小学教员，是以我父

亲的经历为素材的。2002年，我在西柏坡革

命展厅里，看到父亲的名字在“全国土地会

议名单”上。

与父亲相比，小时候母亲照看我们的时

间稍多一些。我母亲叫田雪林，1938参加革

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做妇女工

作。曾参加“妇救会”及“锄奸队”的对敌

斗争，母亲很勇敢，参加过打鬼子的战斗，

曾用大刀亲手处决过汉奸。一次完成任务撤

离时从高墙上跳下，腿磕在石头上，把膝盖

下的迎面骨摔断。她的腿上留下了因未能接

好而隆起的骇人的伤疤，额头上有敌人的子

弹擦过的疤痕。母亲后来又把我舅舅从家里

带出来参加了革命。我还听过母亲讲我出生

时的故事：我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方部队与

傅作义兵团还时有交战。就在紧张的战斗与

行军途中我出生了，母亲因为产褥热、产后

风昏死过去，刚出生的我也没有哭声，急得

战友们手忙脚乱抢救大人，而我半天没有声

音，大家都以为孩子死了就准备埋掉。多亏

一位女军医，她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就倒提

起来拍了又拍，我才终于哭出了声。母亲对

我说是战友们救了我们母女的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温和，从来没有

高声训斥过我们，但是他在我们心中有种

“不怒自威”的感觉，我们都很听他的话。在

外人眼里，父亲是位亲和的长者。在石油学

院创建和发展阶段，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

期，为解决教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常常下食

堂，和炊事员一起想方设法让学生吃饱吃

好，许多同学都吃过他盛的饭菜。当年 《光

明日报》 曾刊登过在北石学生中流传的一段

顺口溜：“下罢课，进食堂。炊事员，打菜

忙。豆腐白，鸡蛋黄。量真足，菜真香。一

抬头，是院长。学生接过一碗菜，犹如领过

一份奖，心里顿时暖洋洋。”父亲在师生的心

目中是“至亲长者”。这在上世纪末，在吴仪

副总理 （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那

里得到过验证。吴仪在石油学院学习期间，

父亲是她的老师和院长。后来吴仪到中央党

校学习，曾到校医院看望我的父亲。我目睹

了他们师生亲切感人的会面经过。在父辈们

的艰苦奋斗下，北京石油学院从无到有，不

断发展壮大，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和教育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得还有位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同志到

家中看望父亲，他就跟我讲到，当年他原是

想报考航空航天大学的，我父亲得知后对他

说：航空航天器是先要有动力燃料啊！来石

油学院吧。他觉得父亲的话特别有道理，于

是真的就报考了石油学院，他一直以这个选

择为自豪。

四

上世纪 80年代末，北京市对在外地的北

京知青有了返京的新政策。因我父母年迈多

病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党校领导给予了理

解和帮助，于 1990年 10月将我调入中央党校

工作，我开始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照料他

们。我父亲从患病到去世的二十几年中，从

没有对生活中的波折及病痛抱怨过，他总是

积极乐观地面对，坚持锻炼，坚持读书、看

报，并天天晃动身体带动残手，坚持摘录书

报中的重点内容。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能带

领中国人民走出一切困境，走向更加光明、

繁荣的未来。

在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哥哥姐

姐参加革命工作都比较早。我的大姐很小时

就去了延安，在延安保小学习、生活，参加

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从北京师范大

学女附中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工

业，并留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2015年她和

我的舅舅一同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抗战老兵”勋章。我的大哥在河北

老家十一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五六岁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到北

京的一所石油学校 （大专） 学习，后成为石

油战线上的一员。我的二哥从北京 101中学毕

业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 （现北京理工大学）。

毕业后先后从事过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工

作。我本人 1973 年离开内蒙古建设兵团后，

先后在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的仪修厂、石

油部管道局做过普通工人，担任过子弟学校

的老师，在外地工作生活了近 30年。1990年

回到北京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名图书馆管理

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干一行，就努力

做好一行，我始终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我

的生命是党给的，我要做好工作对得起国家。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我们这一代人也都

已步入了古稀之年。每每回顾解放和建设新

中国的艰难历程，回忆起父辈们艰苦奋斗的

精神，我的心中都充满敬意，更加珍惜现在

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把红色基因世

世代代传承下去，教育孩子们以革命先辈为

榜样，学习他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的精

神，努力掌握本领，建设国家、造福社会。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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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会勤


